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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袁姣素同时是一位评论家，她的评论既能深

入文本肌理，又带有创作者的善意美心。她对阎真、王

跃文、刘克邦、周伟等人的小说散文的系列研究，其评论

文章既有理论框架分析，也注重对作品情感氛围和艺术

美感的细腻捕捉，自然抵达的情绪价值与新文艺群体的

艺术共性特质，构成了袁姣素文评的鲜明特色。

　　袁姣素的文评，无论是综合述评，还是单个作家或单

篇作品的评论，都爬梳条理清晰，能唤起受众的认同与情

感共鸣，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与时效性。如通过对阎真、王

跃文的小说、徐可的散文的 “古典情怀”“古典审美”的剖

析，唤起受众的情感认同；对刘克邦等人散文的分析，引

起受众对“自然抵达”概念的认同与赞赏；在《春风有度，

洞见思想》第五辑“理性叙事”中，能“听风听雨听花开”，

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解读，释放出对社会群体情绪价值的

积极的一面。她对所评作品的分析评判，体现了新文艺

群体的共性与共情，具有很强的群体特性。

　　仅从她文评的标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袁姣素评论

所关注的是所评作品的暖意内容和它所蕴藏的积极意

义：“一朵暖色的向阳花——王跃文小说《漫水》读后”，

“以青春穿越时间，构筑未来与光亮——评阎真新书《如

何是好》”，“君子如兰，淡墨香远——读梁瑞郴散文集《月

迷苏仙》”，“迷城里的迷失与坚守——读马笑泉的长篇小

说《迷城》”，“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读谢宗玉散文

集《涂满阳光的村事》”，“以爱和诗，至璞而臻，谱写时光之

美——读张战《雨梯上》”等等，从中传递出的都是充满暖

意的、积极的、正面的情绪价值，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这些对于新文艺群体而言，无疑具有导向标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对阎真小说进行评论时，善于从女

性细小的情绪变化中，寻找到小说所表现的情感因素在人

物性格刻画上的出彩点，如分析阎真《曾在天涯》中张小禾

与高力伟的情感纠葛，以《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

感纠葛相对照，从女性的思考角度，将男女之间那种欲爱

不行、欲罢不能的细微矛盾心态，揭示得入木三分。《沧浪

之水》中的池大为与许小曼的关系亦如此。她善于通过小

说特定人物复杂的情感关系分析，令人信服地归纳出当今

青年女性知识分子的思想症候与精神裂变。

　　她将王跃文《漫水》看作是一首“忧伤的遥远牧歌”。

这对向往梦幻的女性而言，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上述部

分提到的许多评论标题，都浸染了女性色彩，聚焦了女

性目光，切合了女性心理。

　　以袁姣素为代表的新文艺评论家在文评中如何进一

步发展？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下功夫：

　　增强评论的话题性引领。将个人的情绪价值与大众

的关注热度有机结合，创造共有的感兴趣的话题。首先

要架设起阅读桥梁。用大众能读懂的话语形式，将人人

心中有、个个口中无的阅读感觉表达出来。其次要创造

好阅读氛围。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需要有特定的语境

与情境，需要有评论点题的意外惊喜与收获，这就给评论

留下了阅读引导的话题空间。好的评论本身就是好的散

文，能引导受众进入小说诗歌散文所描写的特定语境与

情境中去，从而达到激活受众阅读的兴趣，引领受众阅读

的方向。再次要激活出阅读共鸣。阅读说到底，既是读

书，也是读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受。评论者就是要

善于将自己的阅读生活体验与人生感受传递给受众，并

感染受众，在传递过程中引起受众强烈的感情共鸣。

　　提升评论的学术性高度。文无定评，但文有高下，

如何做到呢？可在三个维度上努力：向高处攀升，写自

己熟悉的生活，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是新文艺群体的

努力方向。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见思想，见水平，见境

界，需要不断学习，努力向高处攀升。向深处掘进，可

以采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在熟悉的生活体验

中挖一口深井，正如袁姣素小说所表现的，于微澜中见

大波。向远处延伸，尽可能拓展领域，可以由此及彼，

旁征博引，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学艺术、美学、

生活、生命、哲思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习和写作内容；

同时还要拓展疆域，将视野由原乡投向他乡，由湖南投

向全国，乃至向世界延伸。

视野的开阔必然会带来写

作的新突破。

        几年前，我在与友人讨论湖南省文

史研究馆研究员张奇的国画创作特点

时，提到过有尼采生命哲学的痕迹，当时

他们表示了认同。现在，这个想法，促使

我重新站到了张奇六十余幅散发着墨香

的、有着浓郁生命气息的山水画稿面前。

　　这是他为《张奇湖湘名人故地（故

居）中国画作品展》准备的初稿，逐一摊

开，每幅都透着湖湘山川的精气神。从

黄瓦青砖、古朴庄严的屈子祠，到负阴抱

阳、背山面水的黄兴故居；从飞檐斗拱、

盛唐气象的杜甫江阁，到清芬世守、藏风

聚气的曾国藩富厚堂；从青瓦

白墙的左宗棠柳庄，到同是

5A 级景区的毛泽东故居、刘

少奇故居，还有父子同光的南

轩书院和培养了王船山、曾国

藩、左宗棠的千年学府岳麓书

院，或清新丽雅，或气势宏博，

或古朴厚重。而那一点点、一

片片、一层层细笔构画出来的

真实存在感，把深沉、庄重、博

大、欣荣，融合一体地呈现出

来，展示出张奇那独特的艺术

个性语言，以及缠绕着历史感

和理想化的审美意趣。

　　然而，这绝不仅仅是一

批堪称精品的湖湘山水画，

画的也绝不仅仅是开门可见

的江南普通农舍。在这些杰

构的线条后面，其实隐藏着

历史留下的刻痕。再把刻痕

的交错处晕开，渐能嗅到从

三千年以来的湖湘文化，到

现当代红色文化的浸润之

气，看到这片土地上遗留下

来的血色浪漫。

　　三十几年前我曾经问张

奇，你那山上的树都画成矮小

的窝窝头形状干什么？他调

皮地回过头说，不要小看这些窝窝头，

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将来必定要长成参

天大树。现在看起来，他画屈原，画杜

甫，画周敦颐、王船山、魏源、谭嗣同、黄

兴、蔡锷，直至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

彭德怀……一屋一迹，皆藏灵魂密码，

是有意将湖湘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华

无缝衔接起来。他把这两种文化看成

了一个生命的不同阶段。这个生命的

延续过程，表面上是用故地（故居）体

现，内在逻辑却写在岁月的筋骨上。信

也不信？不妨看看这些名人的历史瞬

间：屈原绝笔怀沙愤然一跃，谭嗣同慷

慨赴死快哉快哉，何叔衡面对强敌决绝

跳崖；不妨听听他们说过的话：“吾将上

下而求索”“我自横刀向天笑”“若道中

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为苏维埃

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众多意象后面

的隐形张力使我们看到，湖湘文化与

红色文化有着天然的生命传承关系，一

直在生生不息地探讨那民胞物与、创造

奇迹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人都能碰出

火花来的，它入中国到湖南，遇上了一块

血性的土壤！因此，我看到的这一组堪

称湘魂的丹青，每座山都像沉淀起来的

丰碑，每棵树都像飘扬着的旗帜。甚至，

每幢房屋上都铭刻着生命的诺言。不是

吗？杨开慧家乡翻修她被捕时的老屋，

在墙缝中发现她几十年前写的誓愿：“要

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不是吗？当年引颈就义的谭嗣同与杨怀

中就是师生，而杨怀中与杨开慧正是父

女。可谓上下求索一诺千年。两种文化

的家国情怀、致知力行，在这里融汇成了

一个共同的精神地标。

　　思想是有生命的。所以庄子说，薪

尽火传，不知其尽。所以尼采说，生命

的本质不仅仅是活下去，而是要强大、

释放、超越，在创造中进化。十年前，张

奇曾经沉疴在身，可是他克难精进，自

强不息，以创作践行强力意志，完成了

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超越。故居是精神

原乡，笔墨是生命礼赞，他的这组作品，

是艺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同时也为生

命 哲 学 提 供

了新的注解。

春天的动静

春天是躁动的

冬眠流行了一个季节

春雷阵阵，摇响了起床铃

万物惊蛰，伸个懒腰

于是吐芽的吐芽，开花的开花

出洞的出洞，破土的破土

春天将大地变成了一个梦工厂

孩童的纸鸢庄周的梦蝶飘飞起来

春天又是静谧的

小草悄悄冒出地面

柳枝静静变绿

桃李的花蕾渐渐长大

地下冬眠的懒虫慢慢睁眼

昆虫的鸣叫从怯怯到大胆

大雁的北归之心由动摇到坚定

天空星辰宁静旋转，脉脉放光

动与静之间完成轮回转换

春的旗帜

江南树，是春的一面旗帜

凛冽的北风中，香樟树玉兰树橘树

桂花树榕树马尾松雪松杜英菩提树

这些常绿树一直举着

绿色的旗帜，为春天呐喊

银杏树水杉红枫梧桐椿树

无患子栾树楝树乌桕

落叶阔叶树并未示弱

以光秃的枝条示威

萧条的枝吐出新芽长出新叶

阔叶树高擎大旗，一路掠过平原丘陵高山

春旗猎猎，飘扬在江南角角落落

春风

春风是暖的。受冬折磨的人

最先捕捉到她的行踪

春风从东海南海出发，翻山越岭

来到这里，散布暖和力量

春风踏着舞蹈的节拍

卸掉天地间的沉重，集合起云雨阳光

唤醒休眠的种子，一路播撒希望

渐成骀荡，梦想轻飏

春风灵巧的手所到之处

无不描出最美的色彩——

绿色是最广大的底色，红色是欣喜和热烈……

春风一夜之间，扭转了多姿异彩的乾坤

春风是得意的。古诗的春风得意马蹄疾

今人的春风十里桃花，是春天的精气神

这是少年的生机与气度

可以睥睨一切冷漠与陈腐

春花

       春花，是春天的掌上明珠

所有的风所有的雨

为她清扫路面清理新房

所有的锦所有的颜色

为她织就多姿多彩的嫁妆

天地铺展最大的婚房

春天张罗最盛大的婚礼

春花的性感和美丽

夜夜绽放，酝酿下一个果季

新文艺评论
何以洞见思想

谭伟平

张辉东

长沙黄兴故居（中国画）   张奇

        这个地方，我曾来过，印象

早已模糊。偏僻，鲜有人走。沿

着爱晚亭前的能量谷沿坡而上，

便能登上岳麓山顶。小路两旁树

木茂密，空气清新且湿润，哪怕烈

日炎炎的夏天，这里也总是阴凉

潮湿。山路崎岖曲折，一路上也

没什么名胜古迹。春天的这个下

午，我走到这儿，潮湿的气息裹着

各种植物的混合香气，一下子就

扑进了鼻腔。

　　忽然，一根横卧在溪边的倒

木撞进眼里。与其说是看

见，不如说是遇见。这是

一棵百年以上的老樟树，

它的出现，像是打开了古

树的另一扇窗。倒木约莫

十几米长，从头到尾爬满

苔藓和蘑菇——酒红色的、

奶白色的，以酒红色居多。

远远望去，像一件卧着的别

致艺术品，阳光底下，绿的

更绿，白的更白，酒红色反

倒显得浅了些。凑近一看，

蘑菇的纹路呈年轮状，带着

古朴的质感，好看极了！这

给蜿蜒曲折的小溪添了不少诗情

画意。它们又偏这样霸道，喧宾

夺主，把倒木的风头全抢了去。

植物学家说，苔藓是树上的绿地

与森林。可在我眼里，那些白的、

酒红的、橘红的蘑菇，不过是在倒

木上安静打坐，晴雨霜月里都虔

诚地守望着，不为溪水、鸟雀或两

岸的花花绿绿所扰。岁月静好，

大抵就是这般模样。

　　头天刚下过雨，溪水两旁青

翠得能滴出水来，鲜花也开得分

外热闹。溪水从水潭顺着石板跌

下去，水花溅起一片片乳白的花

瓣，哗啦啦的水声在耳边经久不

息地缠绵。溪底的乱石黑黝黝

的，被溪水磨出了岁月的包浆，像

一面油光发亮的古砚台。几只蓝

蝴蝶在眼前飞闪，不肯作片刻的

停留。山谷里飘来几声鸟鸣，抬

头看，树木一棵挨一棵，密密匝匝

抱成团，远远望去像只蓬松的大

绣球，透着自然的优雅灵秀。你

尽可以放开想象——万物的奥

秘，都藏在这生生不息里。倒木

枕着欢快的溪水，一动一静，拼成

了一幅流淌、灵动的山水画。

　　我坐在一块巨石上，盯着倒

木出神。以前在岳麓山也见过不

少长满苔藓、蘑菇的倒木，却都不

及这棵壮观、丰富、好看。那一

刻，我竟想寻遍山里所有的倒木，

甚至想把它们聚到一起，让不同

的蘑菇来场盛大而精彩的 T 台

秀。这个

想 法 挺 傻 的

吧，可想想总不碍事吧？鸟儿在上

面歇过脚，蝴蝶从上面飞过，蚂蚁

和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各有各

的活法，又彼此依靠。有人觉得倒

木像腐尸，丑陋可憎，我却不这么

看。你瞧，苔藓多像块绿地毯，蘑

菇多像开在木上的花朵——倒木

的死，催了新的生。这何尝不是

另一种重生？“一木倒，万物生”，

它成了森林的一部分，身边甚至

比活着时更热闹：为各种小生命

搭了遮风挡雨的家，给它们养分，

成为它们欢快的乐园。

　　黄昏快到了，我起身准备走，

忽然瞥见倒木那头飞来只青鸟。

中国古神话里，青鸟是吉

祥的神鸟，传递幸福佳音

的。这遇见多好啊！它

像没看见我似的，安安静

静的，让我都怀疑它是不

是在发呆呢。一会儿张

开翅膀，一会儿又收拢，

像在给我做免费表演。

真是惊讶啊——之前在

麓山寺门口的古树上也

见过青鸟，可无奈树太

高，它们总不安分，从这

棵飞到那棵，我仰起脖子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清它

们的模样，脖子倒酸了。眼前这

只红嘴蓝鹊，身姿轻盈，黑羽像墨

染的，白肚子雪似的，长长的尾羽

黑白相间，像灵蛇在扭动。抬头

望着天，好像在跟天上说什么，红

嘴巴亮得很，又灵巧又好看，活像

自然画的一首灵动的小诗。岳麓

山最漂亮的小家伙，就是它们了！

在长沙这后花园里自由自在，从

树上飞到地上，离我那么近。它

们知道游客友好，有时还会对着

镜头停一会儿。这么好看的小家

伙，谁舍得伤害呢？它们还是森

林里最会唱歌的，那歌声得亲耳

听才懂，满是活泼温馨的味道。

　　一阵山风过，青鸟振翅，“嗖”地

一下飞进树林里了。倒木上的苔藓

和蘑菇还是显得那么安静，像是在

等着青鸟下一次的到来，也像在等

着下一个走进这梦幻森林的人。

　　要是倒木能站起来，我真想

用力抱抱它，说声谢谢。谢谢它

让我在这僻静小路上的遇见，看

见了这么多鲜亮的颜色，这么温

馨和谐的画面。青苔、蘑菇、蝴

蝶、昆虫、青鸟，都是缘分的见证

吧！世上所有遇见，本就是缘分。

多年后，孙女读到这篇文字，会不

会对她的孩子说：“老爷爷呀，就

像那只青鸟，每到春天就会飞回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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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序章（组诗）


